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菲特拉与和谐之轮

另见：灵魂的五种图景 ,和谐主义与传统 ,和谐之轮 ,Dharma ,Logos .



伊斯兰教义中的“菲特拉”（fiṭra）——即人类生而俱来的本性——是亚伯拉罕诸教传统中最具哲学深远影响的人类学主张之一，但在专业学术界之外却鲜为人知。 若仔细研读，它所蕴含的结构性真理与“神性印记”（和谐之轮 ）所阐明的如出一辙：即人类在本体论上倾向于与现实的内在秩序保持一致，而修养并非强加一种外在形式，而是清除那些扭曲了这种先在倾向的遮蔽。

基督教神学将“神之形象”（imago Dei）视为与生俱来的恩赐，而伊斯兰神学则将“菲特拉”（fiṭra）视为与生俱来的倾向。 两者的侧重点不同：基督教术语突出了人类“是什么”；伊斯兰术语则突出了人类“指向何处”。二者从不同角度指称同一结构性事实。二者都与“和谐论”的阐释相契合：人类最深层的本性已然指向“Logos ”，而正确的生活方式正是对这种既定取向的渐进实现。


《古兰经》的根基

该学说的经典依据是《罗马章》（30:30）：


فَأَقِمْ وَجْهَكَ لِلدِّينِ حَنِيفًا فِطْرَتَ اللَّهِ الَّتِي فَطَرَ النَّاسَ عَلَيْهَا لَا تَبْدِيلَ لِخَلْقِ اللَّهِ ذَٰلِكَ الدِّينُ الْقَيِّمُ




故当以纯正的独一真主信仰者之姿，面朝宗教——即真主所赋予人类的本性。真主的造化不可更改。那才是正教。



这节经文蕴含着非凡的哲学分量。“哈尼夫”（Ḥanīf）——此处译为“纯粹的独一真主信徒”——指代一种伊斯兰教之前的、面向唯一真理的取向，即在任何具体的启示宗教降临之前，易卜拉欣所持的立场。“安拉的本性”（Fiṭrat Allāh）是安拉在创造人类时所确立的原始本性。 “Lā tabdīla li-khalqi Allāh”（“真主的造化不可改变”）断言，这种原始本性在本体论上具有稳定性：它可能被遮蔽、扭曲或覆盖，但绝不会被摧毁。“Dhālika al-dīn al-qayyim”（“这就是正教”）则将符合本性的生活，等同于回归那早已被赋予的本质。

那则著名的圣训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人类学观点：



	每名新生儿皆生于天性（菲特拉）之上，其父母或使其归于犹太教，或使其归于基督教，或使其归于琐罗亚斯德教。


	随后其父母将其塑造成犹太教徒、基督徒或琐罗亚斯德教徒。*






这一结构精准无误。原始状态即是与本性相契合的状态。孩子所经历的，是向特定形式的社会化——其中有些可能接近fiṭra，有些则可能将其遮蔽。恢复fiṭra并非获取某种新事物，而是回归本就存在于内心的本质。

这在结构上与“和谐论者”（Harmonists）的主张完全一致：人的最深层本性本已指向“道”（Logos ），而修养（cultivation）正是逐步清除阻碍——条件反射、创伤、扭曲、虚假认同——这些阻碍使原始取向无法运作。道（和谐之道 ）正是这种清除的螺旋过程。“菲特拉”（fiṭra）是伊斯兰教对“道”所回归之物的称谓。



阿尔-加扎利与“纳夫斯”（Nafs）

阿布·哈米德·阿尔-加扎利（Abū Ḥāmid al-Ghazālī，1058–1111）所著的《宗教科学复兴》（Iḥyāʾ ʿUlūm al-Dīn）是伊斯兰伦理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，他将整个人类学体系建立在fiṭra这一基石之上。 在阿尔-加扎利看来，人类天生具有一种面向真主的原始倾向，但这种倾向已被低级“纳夫斯”（即欲望自我）的支配，以及世俗执着的遮蔽效应所掩盖。

修习之道（“塔兹基亚特·纳夫斯”，即“自我净化”）正是逐步揭示“菲特拉”的过程。 这一过程通过三大阶段展开：takhliya（排空），即清除阻碍fiṭra的障碍（那些已掌控人的欲望）；taḥliya（装点），即以美德装点自我（体现神性属性的品质）；以及tajliya（照耀），即通过这种光照，使fiṭra的原始取向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得以发挥作用。

这便是伊斯兰语汇中的“跨传统炼金术序列 ”。“Takhliya”即希腊语的“kathársis”、基督教的“purgatio”、印度教由“viveka”驱动的舍弃，以及克丘亚族（Q’ero）的“hucha”净化。 Taḥliya即希腊语的phōtismós、基督教的illuminatio、印度教的bhāva修习，以及安第斯文化的sami充盈。Tajliya即希腊语的hénōsis、基督教的unio、印度教的samādhi，以及安第斯文化中向光明之线敞开的境界。

阿尔-加扎利对这一序列的伊斯兰阐释，并非穆斯林修行者众多选择中的一种。它是传统中最深邃的伦理-神秘文学中所编码的修习序列。与其他图谱的交汇并未削弱其独特性；恰恰阐明了该阐释之所以行之有效的原因。这片疆域真实存在，而阿尔-加扎利的地图是迄今为止绘制得最为精妙的图谱之一。



伊本·泰米叶与“菲特拉”的辩护

塔基丁·伊本·泰米叶（1263–1328）的行文风格与阿尔-加扎利截然不同——更具法理色彩，更具辩证哲学色彩——他在《排斥理智与传述之冲突》（Darʾ Taʿāruḍ al-ʿAql wa-l-Naql） （《消除理性与启示之冲突》）一书中，对作为认识论原则的“菲特拉”进行了最为严谨的辩护。他的论点是：“菲特拉”的基本直觉——即存在造物主、造物主是唯一的、人类在道德上负有责任——并非通过思辨哲学得出的结论，而是原始本性中的既定事实。 与这些先验前提相悖的思辨哲学，并非在修正fiṭra，而是对其的玷污。

这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。伊本·泰米叶并非反理性；他是在对何为理性提出精确的界定。基于fiṭra运作的理性，才是履行其本职的理性。 脱离fiṭra运作的理性，若产生出与原始本性已知内容相悖的思辨构造，便是理性的自我滥用。

这与和谐主义者和谐认识论 的观点存在直接的平行关系。和谐认识论认为，对现实的直接体验——即意识在接触“存在”时的经验性运作——是首要的认识论基础；而与直接体验相悖的思辨构造，是腐败而非修正。 “菲特拉”（fiṭra）是伊斯兰教对这一认识论人类学基础的称谓：现实通过正常运作的人类本性自我显现，而修养则在于恢复这种正常运作。



遮蔽及其成因

是什么遮蔽了“菲特拉”？伊斯兰传统以极具诊断性的精准度指出了若干成因。

Ghafla（疏忽）是普通意识中基础性的蒙蔽状态。人因此分心，沉溺于琐事，无暇顾及要务。fiṭra的指向性依然存在，但注意力的领域却被杂音淹没。这一诊断毫不留情，而疗法却直指要害：dhikr（记念真主），即通过持续的祈祷，将注意力引回原始的指向性。

哈瓦（Hawā）——即成为主宰的欲望——指代贪欲之纳夫斯（nafs）掌权的状态。此时人的欲望凌驾于菲特拉的认知之上。所有传统都以不同名称认可这种失调状态；伊斯兰术语精准地指出了其具体机制——将欲望视为权威，而非供明辨之智评判的素材。

Ḥijāb（面纱）——即由错误信仰、不当教养及破坏性社会条件所施加的结构性遮蔽。圣训指出父母是这一过程的直接施动者：孩子的fiṭra被周围文化所携带的特定扭曲所覆盖。 其结果是每一代人都必须进行自身的净化；这些遮蔽作为遗产被传承下来，唯有积极的修养才能打破这种传承。

Shirk（以物配主）——即把神圣的特质归于非神圣之物——指代最深层的形而上学遮蔽。 当终极关切指向“绝对”之外的任何事物时，“菲特拉”的取向便被重定向至偶像。偶像可能是财富、地位、享乐、某种意识形态、他人，或是自我。“菲特拉”原本指向“唯一”；“舍尔克”则将这种取向分裂为多重指向。

每一种蒙蔽都有相应的“和谐主义”诊断。“Ghafla”是“当下的轮回 ”直接针对的状态——即注意力的散乱，可通过冥想、调息和反思性修习予以恢复。“Hawā”是指低层脉轮支配高层中心的状态，可通过炼金术序列的整合工作加以纠正。“Ḥijāb”则是每个修行者必须通过“viveka”（辨别力）来剥离的条件性层级。 Shirk（以物代主）是指将终极关切寄托于非终极之物——这是“和谐主义”（和谐主义）在当代现代性中普遍诊断出的文明病态，其中消费、生产力、名望及意识形态身份已占据了本应由fiṭra（天性）所关切之事所占据的结构性位置。



伊斯兰语汇中的“轮”

对于接触“轮”的穆斯林修行者而言，其对应关系显而易见：

居于中心之“临在”，即伊斯兰传统所称的ḥuḍūr——与真主同在的状态——通过ṣalāh（礼拜）、dhikr（记念）和murāqaba（对内心动向的警醒观照）来修习。 先知对iḥsān（至善）的描述——“敬拜真主，仿佛你看见他；即使你看不见他，他也看见你”——恰恰指出了“临在”所承载的方向。处于未被遮蔽状态的fiṭra（天性）本身就是iḥsān。

健康是伊斯兰传统对身体作为amāna（托付）所怀有的深切关切。 先知本人关于健康的教诲——即“先知医学”（ṭibb al-nabawī）——连同伊斯兰教关于饮食、斋戒（ṣawm）、洁净（ṭahāra）及身体完整性的种种规条，无不蕴含着“和谐论”的洞见：身体并非精神生活的附带产物，而是其构成要素。 若能正确践行，斋月斋戒便是每年一次与“有节制的退隐”所蕴含的修养力量的相遇。

物质是伊斯兰伦理法学对māl（财产）、rizq（给养）、amāna（托付）以及ḥalāl（合法）收入的关切。 在经济关系中禁止ribā（高利贷）和gharar（过度不确定性/投机），是文明针对榨取性动态对物质维度造成腐败所设立的特定防护机制。天课（zakat），即被强制要求的慈善捐赠，则是针对那种忘记其来源的积累行为所内置的矫正机制。

服务是伊斯兰教中ʿamal ṣāliḥ（善行）的范畴，即在世间积极践行信仰的体现。 Dīn——常被译为“宗教”，但更精确的译法是“道路”——不仅是内心的虔诚，更是通过服务造物来服务真主，从而使整个人生井然有序。伊斯兰社会教义——邻里之权、对孤儿和寡妇的关怀、一切交易中践行iḥsān（至善）的伦理——用伊斯兰术语阐释了“服务”的范畴。

关系是伊斯兰教中家庭（usra）、亲属（raḥim）、友谊（ṣuḥba）、婚姻（nikāḥ）以及实践共同体（umma）的结构。 伊斯兰教对raḥim（亲属纽带，字面意为“子宫之羁”）的强调，以及先知所言“raḥim悬于真主的宝座之上”，所蕴含的关系本体论之深邃，不亚于基督教三位一体传统中的任何一种。

学习体现了伊斯兰传统对ʿilm（知识）的非凡承诺——先知所受的首个启示便是iqra，即“读/诵”。先知所言“求知是每位穆斯林的义务”，奠定了终身学习的根基，从而孕育出非凡的伊斯兰科学、哲学、法学及神秘主义传统。 在伊斯兰观念中，学习并非可选之事；它是fiṭra（天性）的积极运作。

自然是伊斯兰āyāt（迹象）的范畴。受造世界是一部迹象之书，真主借此显露自身；对自然的专注体察即是一种崇拜行为（ʿibāda）。 先知关于“受托管理”（khilāfa——人类作为造物的受托人）、善待动物、保护土地与水源的教诲，蕴含着一种自然伦理。若能正确重拾这一伦理，便能纠正现代掠夺性国家中许多所谓“伊斯兰”之名下的种种弊端。

娱乐体现了伊斯兰教对firāsha（游戏、休憩）的关注，体现了通过maʿrifa（认知）之美所进行的taʿabbud（崇拜）——先知对香氛、花园及良伴的热爱，以及ẓāhir/bāṭin（外在/内在）的平衡模式。 伊斯兰教并非像某些基督教传统那样恪守苦行；这种整合的生活方式将欢愉作为其维度之一。

“轮”的八个领域，即fiṭra运作的八个维度。 这种映射并非强行套用非伊斯兰框架。它承认“轮”所描绘的疆域，正是伊斯兰传统始终描绘的疆域——虽用词不同，且有其独特的神学锚点，但显然是同一片疆域。



伊斯兰阐释为和谐主义带来的贡献

对和谐主义而言，“菲特拉”学说提供了该体系所需的精进。 基督教的“上帝的形象”（imago Dei）传统强调的是本性之赐——即人类在受造时“是什么”。伊斯兰教的“菲特拉”（fiṭra）传统则强调的是取向结构——即人类“朝向何处”。和谐主义兼具二者：将“轮”的中心（临在）视为本性，将“轮”的领域视为取向。伊斯兰教的阐释则深化了这一维度。

其诊断性词汇尤为精准。“Ghafla”、“hawā”、“ḥijāb”、“shirk”——这些扭曲fiṭra的遮蔽物——所指称的现象，和谐主义同样予以命名；但伊斯兰传统对这些机制数世纪以来的分析关注，造就了一部诊断精度非凡的文献。 阿尔-加扎利（Al-Ghazālī）的《伊赫亚》（Iḥyāʾ）、苏菲派的《库什耶里书简》（Risālat al-Qushayriyya）、伊本·卡伊姆（Ibn al-Qayyim）的《求道者之阶》（Madārij al-Sālikīn）——每一部都包含着任何和谐主义实践者都应研读的诊断性素材。

而将“塔威德”（tawḥīd）——即终极之唯一性——作为整个人类学体系的锚点，这种强调方式，在亚伯拉罕宗教的语境中阐释了“非二元性”（有条件的非二元论 ），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及吠檀多哲学的“有别不二论”（Viśiṣṭādvaita）形成了互补。关于完整的形而上学探讨，请参阅配套文章《塔威德与非二元性》（塔威德与“一”的架构 ）。

“菲特拉”（fiṭra）与“轮”在实践中相遇。 对于穆斯林修行者而言，“轮”并非外来之物，而是其自身传统最深层教义所描绘的生命图景中，一种可辨识的图式。对于“和谐主义”修行者而言，“菲特拉”（fiṭra）学说则是“轮”所承载的导向结构最清晰的理论化表述之一。这种汇聚是真实的，具体内涵依然各具特色，而两种传统都因这场相遇而得以强化。



另见：苏菲派的心灵地图 ,塔威德与“一”的架构 ,宗教与和谐主义 ,和谐之轮 ,和谐认识论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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